
一、京族渔村　　美丽富饶

京族共有 人（ 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布于广西

头、

壮族自治区防城各族自治县境内。主要聚居区在江平镇的巫

尾、山心等三个海岛上，俗称“京族三岛”，其他则与

汉族杂居在江平镇上及其所属的潭吉、红坎、恒望、寨头、米

漏、瓦村、东兴镇所属的三德村等地。

京族居住在祖国南疆的海防线上，面临南海的北部湾，背

倚十万大山，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仅一水之隔。其中巫头、

尾、巫

尾、巫头

尾二岛与越南近在咫尺，鸡犬相闻，涉水可渡。

头、山心等海岛，是由海水冲积而成的沙岛。其中

二岛海拔只有 米； 尾岛面积最大，为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巫

尾、巫头、山心三岛与大头岛最小，只有

陆距离很近，退潮时可以徒步涉水往来。潭吉、恒望、红坎、

寨头、米漏、瓦村、三德等地，则是海岸边上的村落。

，最低为京族地区属亚热带气候，全年最高气温为

，平均为

毫米。

。四季节气不明显，是个“草经

冬而不枯，花非春也常放”的地方。夏季气温虽然较高，但有

海风调剂，并不干燥炎热。雨量充沛，年均量达

京族地区的物产资源丰富。由于北部湾沿岸河流纵横，淡

水冲注入大量的有机和无机物质，加上气候和水温适宜，这里



，有取之不尽的至

鱼、鱿鱼、鯆鱼、墨鱼、马母等数

是鱼、贝、藻类的天然产卵场和培育场，是我国优良渔场之

一。繁殖的鱼类有七百多种，主要的有青鳞、赤鱼、鲨鱼、马

鲛、红占、石斑、鲈鱼、

十种，沙虫、海蟹、海蜇、大虾、贝类也很丰富。珍珠、海

马、海龙也有出产，尤其南珠，闻名遐迩，饮誉全世界。同

时，这里的海水含盐度达

盐业资源。

晒海蜇（民族画报社供稿）



滩，围海造田，在

京族地区的土壤多含沙层，适宜种植花生、豆类、红薯和

荔枝、龙眼、菠萝蜜、芭蕉、木瓜、黄皮果、拉那、拉堤、拉

呀等。由于岛上淡水溪流少，过去“吃水靠天，等雨灌田”，

故水田很少，大多数京族人民不会种植水稻。建国后，堵海治

尾、巫头、山心等三个岛屿与大陆之间，

筑起了几条拦海大堤，使岛屿变成了半岛。大陆上的淡水沿着

海堤渠道流上了海岛，浇灌着人们辛勤垦辟的数万亩良田。京

族人民学会了种植水稻，粮食基本达到自给自足。

如今的京族居住地区面对浩瀚的北部湾、开阔平缓的滩

涂、蔚然壮观的防潮大堤，周围是苍翠欲滴的竹林，茂密茏葱

的防护林带，确是游览避暑的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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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民族　　历史悠久

年

“

京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被称为“越族”。由于

她是我国唯一以海洋捕鱼为主的少数民族，故称“海洋民族”。

月 年日建立东兴各族自治县（ 月改为防城各

族自治县）时，根据其历史、语言、文化特点、生活习俗和本

民族的意愿，正式定名为“京族”。

京族的语言，与越南的越人语言基本相同。京语是世界语

言谱系中未定系属的语言。世界语言学者对京语系属的看法主

要有两派：一派重音韵比较，主张京语属汉藏语系；一派重词

汇比较，主张京语属南亚语系。两派争论，至今尚未定论。京

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但是，从 世纪开始，越南的陈朝用

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创制出来的“喃字”，也在京族地区流传

使用。如唱哈的歌本、经书、族谱、乡约等，用汉字抄录，间

杂使用喃字。喃字，直译为喃唱的文字，亦可解释为“民间”

或“土俗”之意，即是民间喃唱的“土俗字”。这种文字是采

用汉字的构字方法，并用汉字表音和表义。如“三”字写作

”，“五”字写作“ ”，左边表音，右边表义。由于京、汉

两族人民长期相互杂居和友好交往，京族人民大量吸收了汉语

词汇，并能流利地操当地汉族的粤语方言。

京族的祖先是从 世纪开始陆续由越南的涂山（今海防



尾岛京族订年）市附近）等地迁来的。清光绪元年（

年。由此可见，

立的《乡约》中说：“承先祖父洪顺叁年贯在涂山，漂流出

到⋯⋯立居乡邑，壹社贰村，各有亭祠。”“洪顺叁年”是越南

后黎封建王朝的年号，即公元 尾岛的

个姓氏，其中刘、阮二姓人口最多。根据刘、

京族，是我国明朝年间迁来的，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

京族共有

阮二姓京族的族谱，他们的始祖原住在越南的吉婆（译音），

后迁至越南的沿海地区涂山，以打鱼为生，生活贫困。他们驾

着小竹筏，不分寒暑，搏风击浪，随海漂泊。有一次，他们在

北冰湾追捕鱼群时来到巫头岛上，看见这里荒无人烟，又有较

好的渔场，便定居了下来，至今约有十六七代。这与上述的

《乡约》记载是相符的。至于京族从涂山迁来之前的历史，一

无文献资料，二无口碑传说，年代久远，无法稽考。

渐迁至

根据京族老人说，他们的祖先最先来到巫头岛，以后才逐

尾、山心、潭吉等地。京族人民刚迁来时，巫头、

尾、山心等地与大陆隔着一片汪洋，这里还是丛林密盖、蛇蟒

横行、虎豹出没的荒岛。

尾、山心等地之前，在越南涂山早已京族在迁到巫头、

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迁来之后，在明、清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之

下，受到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大部分沦为佃农和网丁。京

族人民用竹筏、麻网、鱼钓、鱼叉、蟹耙、沙虫锹等简陋的渔

业工具，进行捕鱼、捉蟹、挖沙虫，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十

分贫困。如红坎村“哈亭”的碑文上，就有“官事重役”、“人

民饥馑，不堪其苦”的记载。不仅如此，在京族社会中，还存

在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给京族劳动人民钉上沉重的精神枷



锁。如在举行唱哈节仪式时，按捐钱的多寡，把人们划为高、

中、低、白丁、伕力等五个等级。京族的地主、富农，可以用

金钱买到最高一等，坐在最高一级的位置，分享到最多的祭

品。无钱“捐助”的称之为“白丁”，坐在最低一级的位置，

无权分享祭品。最低贱的是伕力，不仅平时要为出殡抬棺，每

逢唱哈节，还要负责抬香案、挑水、煮饭，接受上等级位的人

的差遣，服侍上等级位的人。

在京族社会中的“翁村制度”和“寄赖”关系，具有浓厚

的原始社会残余的痕迹。“翁村制度”，即是京族社会的长老

制，由“翁村”、“翁宽”、“翁记”三种人组成。“翁村”，京语

是“乡正”或“村正”的意思，他的职责是监督执行村约，处

理纠纷，主持唱哈节祭祀义式，筹办村中修筑海堤、修桥补路

等公益事业。“翁宽”由七人组成，由群众代表推举产生，每

年改选一次。责任心强，办事铁面无私的，可连选连任。“翁

宽”没有报酬，义务协助“翁村”处理事务，管理山林，执行

处罚等。“翁记”则管理村中的文书帐目。处理村中重大事务

时，“翁村”必须召集德高望重的“嘎古”（京语，即长老）商

议，个人不得擅自独断独行。“翁村”的任期为三年，可连选

连任；如果办事不公道，有贪污违约行为的，群众可以随时罢

免另选；在职期间父母亡故，群众认为不吉利，立即罢免另

选。由此可见，“翁村”没有享受任何特权，很可能是原始社

会自然领袖的衍变，具有较浓的原始民主色彩。所谓“寄赖”

关系，就是遇到海上塞网捕鱼，无论是谁，都可带上鱼罩、鱼

叉到塞网范围内捕捉，主人不得阻拦或干涉；深海捕鱼的渔船

满载而归时，各人亦可到船上去“寄赖”三五斤鲜鱼，船主不



仅不加以干涉，相反，主动打开仓盖，笑迎寄赖者，具有鲜明

的原始社会“见者有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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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苦难岁月　　　　喜迎新生

年的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清王朝闭关

自守的大门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爆发了。

年，法帝国主义侵略军开始入侵京族地区。 年武装

尾、山心、潭吉、白龙尾等地。法军所占领了江平、巫头、

尾岛洗劫一到之处，焚烧屠杀，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把

空。在鱼囊岭和白龙尾修建营寨、炮台时，强迫当地京、汉族

人民做苦役，稍不遂意，就严刑拷打，或诬控为“暗探”，枪

伕。仅税收一项，每年每户要缴纳大米

杀后用煤油烧掉。法国侵略军还在京族地区收税、派粮、派

斤，专供其养兵饲

马。他们还通过设立天主教堂进行传教的手段，大肆掠夺和霸

占京族地区的田地和渔箔。如竹山天主教堂，霸占水田一百多

亩，恒望天主教堂不仅霸占水田，还霸占了山心岛京族的渔箔

六所。与此同时，在江平滥发“西贡币”，控制了京族地区的

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命脉，并大量倾销法、英、美、日等国的

洋纱、洋布，扼杀了当地的养蚕业和土布生产。

在文化教育方面，法帝国主义通过天主教堂，从精神上麻

痹和愚化京族人民。在东兴、江平等地设立“法农学校”等，

教授以“西贰币”作为计算单位的教科书，凡法、英语任何一

科不及格者不准升级，强令推行残民教育，崇洋的奴化教育充



尾、巫头的京族和年），

斥学校讲坛。

处在祖国南疆海防线上的京族地区，遭到法国侵略者铁蹄

的蹂躏。为了民族的生存和祖国神圣领土的统一，京族人民

和壮、汉族人民一道，紧密团结，并肩战斗，进行了不屈不挠

的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年至中法战争期间（

邻近汉族的群众数十人，在杜光辉（京族）率领下，参加了刘

永福的“黑旗军”，同法国侵略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年，当法国侵略军武装占领京族地区时，京、汉族

人民联合组织了江平抗敌军。在冲峰隘的战斗中，法国侵略军

出动了二百多人，装备有当时的各种新式武器，而义军不到百

人，只配有粉枪、长矛、大刀等简陋武器。义军采取灵活机动

的战术，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伏击，击毙击伤一批侵略军。当侵

略军进入鱼囊岭时，由黄甫文率领的义军在对面山上竖起红旗

诱敌射击，消耗敌人的弹药。到了黑夜，义军配以纸炮佯攻，

枪声四起，炮声隆隆。敌人以为义军偷袭，慌作一团。义军趁

机发起攻击，歼灭了一批敌人。

法国侵略军在义军的多方打击下，如同惊弓之鸟，惊恐万

状。为了提防义军的袭击，敌人被迫分兵把守，加强巡逻，龟

缩在营寨、炮台里，再不敢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了，终于在

年被迫撤出京族地区。京族人民在保卫祖国南疆和维护

祖国神圣领土完整的斗争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几百年前是京族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在荒岛上伐荆

棘，垦荒坡，艰苦创业，开拓出美丽富饶的家园。

然而，也还是京族人民在来到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就处



年巫头岛共有大

在封建社会的统治下，沦为渔业资本家的“网丁”和地主阶级

的“佃农”。京、汉族的地主、富农占有大量的渔、农业生产

资料，而广大的京族贫苦渔民、渔工和贫农，仅占有少量的生

产资料，甚至是一贫如洗，终年靠打渔工维持生计，经济地位

十分低下。

年

所。其中占有全村总户数

渔业方面。渔箔是京族的主要生产资料之一。到

统计，山心村共有渔箔 的地

所，超过全村每户平均数

的 的贫苦渔民，只占有捕鱼量低

主，占有捕鱼量最高的一等渔箔

倍多；占全村总户数

所为外村人占有。所；还有

尾岛京族人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到

的三四等渔箔

渔网是 年，全

张。占全岛总户数岛共有刺网 的一户富农，却占有

倍多；而占总户数 的贫苦渔

张，即是说贫苦渔民一无所有。

张，超过全岛每户平均数的

民，只占有全靠贷款购买的

渔船 艘，

渔船是从事渔业生产的重要工具。

艘，其中一户地主占有 户一般渔民共占有 艘，

艘。而 户贫苦渔民共占有

京族地区的渔业生产资料占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贫苦渔

民无力单户购买大型的渔业生产工具，多是几户或几十户合伙

占有。这种带着互助色彩的合伙关系，一直维系着京族社会的

人际关系。

盐业方面。盐田、水车和风车等生产资料，全部为地主阶

级占有，贫苦的京族人民，除了受雇当盐工之外，平时忙里偷

空煮些熟盐，作为家庭副业生产。

农业方面。京族的土地，大部分集中于地主阶级。到



就是管理

年，巫头、 尾、山心、潭吉等地，共有土地 亩。

其中占这四个自然村总户数 的贫农，只占有 亩；而

弱的地主，却占有占总户数 亩，每人平均达

倍，超过贫农人均数的亩，为四个自然村人均数的 倍。

京族地区的山林是公有的，京族称为“众山”。在巫头、

尾、山心等海岛上的树林，一般作修建哈亭之用，不许任何

人私自砍伐，就连一根树枝也不例外。这里的夏秋之交，台风

频仍，树林又起着阻挡台风、防护海岛村庄的作用。按照村约

规定，山林由专人“土宽”负责管理。“土”为本岛公有山林

之意；“宽”即是“款”，含“罚款”之意。“土宽，

山林罚款的人。“土宽”由七人组成，分区管理，各司其责。

“土宽”为人正直，大公无私，不徇私情。他们有至高无上的

权力处罚那些私自砍伐山林的人。“土宽”说要罚多少款就是

多少，被罚人无丝毫讨价还价余地。被罚人也无权上告，逾期

不交罚款，还要受到加重处罚。

京族地区的阶级关系比较复杂，剥削形式也多种多样。尤

其渔业生产，即使贫苦渔民，也有剥削他人的现象。

“低嗨”关系。由于贫苦渔民无力单独占有渔箔，一般是

几户共同占有一所渔箔，轮流使用，每户使用权为一年。轮到

使用箔地的人，又往往不能单独经营，必须雇用未轮到使用的

人或无箔地的人帮工，这就出现了贫苦渔民之间互为剥削与被

剥削的“低嗨”（京语）关系。即是说，轮到使用箔地的出成

本装置渔箔，并参加劳动；而没有轮到使用箔地的人则出劳动

力，与轮到使用箔地的人一起经营渔箔。前者分得渔产的

以上，后者只分得 作为报酬。这种关系，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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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剥削的关系。地主阶级利用京族这一传统的“低嗨

京族劳动人民之间一种帮工互助关系，以后才逐渐衍变成一种

”关

系，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他们雇请“低嗨”的人为自己经营

渔箔，分常年和临时两种形式进行同样的剥削。常年“低嗨”　

以上。

者，吃住箔主家，长年累月，不分天寒地冻、风雨交加，都要

为箔主完成渔箔生产任务，他们的报酬是每日三餐稀粥，每次

收获时，箔主只随意分给一些小鱼，剥削率高达

临时“低嗨”者，除了吃住在自己家中之外，与常年“低嗨”

者的待遇完全一样。

出租渔箔进行剥削。山心岛的地主、富农，每年出租渔箔

所。租期分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等五种，其中

斗谷；

斗谷。此斗谷；三等箔为

最流行的是二年。为期二年的一等箔，每年租金为

斗谷；四等箔为二等箔为

外，还有一种叫做“租空地”，又称“买海水”。所谓“租空

地”，就是承租的贫苦渔民，预先交租金给箔主，等到若干年

后方能做箔。而箔主可以将一所渔箔同时租给若干户贫苦渔

民，重复收租，扩大剥削量。例如，山心岛的地主刘有庆，将

其一所“潭蓬箔”，同一时间内分别出租给刘有荣二年，阮朝

雄二年，陈德芳二年，龚建礼四年，刘振芳四年，阮朝杰六

年，前后“租空地”长达二十年之多。

利用渔网进行剥削。这种剥削的形式有三种：一是出租渔

网；二是发贷渔网；三是贷款购置渔网。无论是那一种形式，

渔民捕获的鱼，必须交售给债主，把租佃、高利贷、商业等三

种剥削结合在一起。债主把渔民牢牢地控制着，不准越雷池

半步。



户合伙

。第二种

千克；而网丁以

出租渔网者称为“网主”，承租者称为“网丁”。网丁租网

时，少则几户，多则二三十户合伙承租。他们推举一位称之

“网头”的人与网主协商，并立契约为凭。一般的租率是，每

次捕获的鱼，由网主与网丁对半分。以一张拉网年产量

千克，仅占捕获总量的

千克计算，网主一人每年分得

计算，每户只分得

的利率，还规定渔民

剥削的方式是，网主出黄麻给网丁织网，租率为四六分，即是

网主为四，网丁为六。第三种剥削的方式是，地主利用放高利

贷给贫苦渔民之机，不仅收取高达

捕获的鲜鱼，全部交售给债主，京族渔民称这种借贷关系为

“领东家”。债主趁机用大秤收购，渔民的一百斤鲜鱼，往往只

秤得七八十斤。这种把高利贷与商业剥削结合的剥削方式，完

全割断了渔民与销售市场间的联系，债主从中压价收购，高价

出售，牟取暴利。许多渔民就是因为借贷购置渔网，而被高利

贷者盘剥弄得倾家荡产，许多贫苦渔民沦为渔工。渔工分为长

工、短工两种，尤以长工为最多，受剥削最重。他们除了出海

捕鱼、修网、做箔之外，还要为渔主担负繁重的家务劳动，如

舂米、砍柴、挑水、煮饭、饲养家畜家禽等等。每位长工辛劳

一年，仅得 元光洋和两套粗布衣服，有的剥削率高达

的河内、海防、

以上。许多渔工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被迫离乡背井，到越南

柱、南定、芒街等地当船工。

京族地区的农民承受着封建地主沉重的地租剥削。租率一

般为对半分。种植稻谷的，收割脱粒后，双方当面过秤对半

分；种植番薯的，在收获之前，双方临场按畦对半分，然后各

自收获。此外，地主还对佃农实行超经济削剥。一是佃农每年



市，经常联合起来以低于市场

民的海产品，又以高于市场

要抽出三四天时间无偿地帮地主修建猪栏、牛栏、鸡鸭棚和房

屋等。二是佃农每月要为地主打柴一担挑到地主家中，地主付

给运费或供一餐饭。三是每逢地主家中有婚丧喜庆，佃农要送

礼物和做杂工，办丧事还要抬棺材；农作物收获之前，则要赠

送鱼肉，京族称之为“田头礼”。

京族地区的雇工剥削很普遍，分长工、短工、童工三种。

长工的报酬很微薄，劳累一年，只得二套粗布衣服和三五斗稻

谷。短工则按日计算，除了每天三餐饭之外，只得三角西贡

币。童工主要是为地主牧牛，兼做些扫地、打柴之类的家务劳

动。除了吃住在地主家外，地主视其年龄和劳动量随意给些

报酬。

盐业生产方面，主要是地主对盐工的剥削。即是地主将盐

田的全部操作过程，实行包工制，所产的盐，根据盐田的好

坏、盐工劳动负荷的轻重，分别实行“二八分”、“三七分”、

“四六分”三种。其实盐工所得的报酬，仅占总产值的十分之

一。因为地主采用少报产量，少说盐价的手段，欺骗盘剥盐

工。即使盐工知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在商品交换中，京族人民还遭到不法商人的惨重剥削。京

族地区唯一的商品集散地江平，不法商人互相勾结，欺行霸

的价格和大秤收购京族渔

的价格出售京族所需的商品。

他们还采用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巧取豪夺，牟取暴

利。例如，每当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时，不法商人就猛抬粮

价，而当渔汛旺季，又以低于市场数倍的价格，以二十多两为

一斤的大秤收购鱼产品。京族渔民说：“用商人的秤只有八十



鲜鱼。

斤的鱼，其实破肚挖肠后还足有百多斤。”当地称这种秤为

“雷打秤”。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对京族地区的敲榨和掠夺，到了无

孔不入的地步，仅苛捐杂税，就多达十余种。例如：

田赋税：每年每亩交纳稻谷二斗。

海税：凡出海捕鱼的渔民，一张大网每年交纳十元光

洋；一张鲎网每年交纳四元光洋。否则派乡丁封船封竹排，不

准出海捕鱼。

盐税：盐田每产一百斤生盐，抽税一元光洋。

猪税：凡养一头猪，无论大小，要纳税一元光洋。

牛税：买卖耕牛时，大牛纳税五元光洋；小牛纳税三

元光洋。

市场税：京族渔民出售鲜鱼，每百斤交纳市场税三斤

过秤税：凡是经过官方过秤的东西，每百斤纳税一勺

“身份证”税：每年每人交“西贡币”五元领取“身

年在江平设立“联防队”，每户每月缴

年 月官。

（鲎壳制的，每勺约五斤），不足百斤的，交纳半勺。

份证”，遗失申请补发的，则要交手续费二十元。

联防米：

纳联防米三至四斤⋯⋯

国民党政府官员与土匪“两位一体”，官就是匪，匪就是

尾岛的村长兼保队副，勾结贯匪陈某，将

该岛中间村京族人民的牛、猪、鸡、鸭、衣物、被帐、渔网、

犁耙、粮食等，全部抢劫一空，并绑票京族吴世隆等人，从中

进行敲榨勒索。国民党政府还放纵海盗行劫于京族地区的海域



年间，京族青年被抓去当过兵的达 以上。

的

上。京族渔民出海捕鱼，经常惨遭抢劫，每年被抢劫的渔网、

鲜鱼，不计其数。

国民党政府的征兵抽丁，给京族人民带来更加沉重的灾

难。最初是三丁抽一，进而二丁抽一，后来连单丁独子也未能

幸免，弄得京族地区鸡飞狗跳，家无宁日。据不完全统计，

年至

征兵的人进村抓不到青年，就抓老年人，连瞎眼的老太婆也不

放过，借此勒索钱财，或者逼使逃征青年回来当兵，赎回他们

的父母。在征兵过程中，各级大小官吏、保长趁机敲榨勒索。

有钱有势的人，可向国民党政府“申请”领取“免征书”；贫

苦的京族渔民，即使借债、变卖土地，一次又一次地被敲榨勒

索，弄到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最终还是“申请”不到“免征

书”而被抓去当兵。

在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下，京族地区哀鸿遍地，民不聊

生。京族人民平时吃的是红薯、芋头、薯藤叶，荒月里靠白榄

果（俗名榄钱）、海菜、芭蕉头充饥。京族地区流传的两句民

歌：“终年番薯芋头粮，荒月更是苦难当”，正是这种生活的真

实写照。京族渔民穿的是破网和千钉万补的破衣、烂麻包，住

的是里外透风漏雨的破茅寮。冬天没有棉被盖，只有烤火度长

夜。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的京族渔民，被迫卖儿卖女

户，被拉夫抓丁的户，逃荒的 人，无辜坐牢的

人，逃到法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越南打工、当船工的不计

其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东兴地区相继成立了总工会和农民协会。总工会下设搬运工



尾等地筹建农民协会，

年广州

尾岛组织船工工会会员

会、船工工会等等，有数十名京族工人参加。

“沙基惨案”发生后，东兴总工会在

多名京、汉举行示威游行，参加的还有当地渔民、农民和

族学生。游行队伍从“哈亭”出发，绕岛一周，沿途高呼“打

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资本家”、“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口

号。与此同时，山心、巫头、

年春，京族青年、岭南大学学生刘振超，从广州回到家乡山心

岛，协同农民协会组织和领导了山心岛的京族人民举行一次示

威游行，参加的京族人民达数百人。游行队伍扛着鱼叉、禾

叉、锄头、蟹耙，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向

数里之遥的江平镇进发，沿途的汉、壮族农友纷纷加入。当队

伍进入江平镇，全镇沸腾，民情激昂，沉浸在一片口号声、鞭

炮声和锣鼓声中。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京族地区开展抗日救亡

运动，京族人民纷纷起来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

北三省。

年初，东兴一带被日寇侵占，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京族人民投身于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

地组织抗日游击小组，京族人民积极起来响应。

各族人民遭受日寇的法西斯统治。这时，防城地下党在江平等

尾岛的京族

渔民在岛上筑起炮台，装上两门大炮，抵抗日寇的入侵。

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十万大山地区开辟革命根

年底，有四位游击队员在巫头岛

进行革命活动被敌人发现，匪军出动 多人前来包围追捕。

京族渔民机智勇敢地带领游击队员分散出海，坐着渔船消失

茫茫大海之中。国民党政府还采用“并村围闹”的手段，企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